
世界文化之窗
■ 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 Saturday, October 17, 2020 BB77
Lt:Idr

█第 208 期█投稿信箱：755792341@qq.com

浣溪沙十六首

作者简介：杨硕，字木易
石，工学博士，美籍华人。出
生于中国辽宁大连。

浣溪沙·月将圆
（闰四月十二夜望月）

止水天光出玉楼，欲圆还缺
似含羞。美人掩面最温柔。
飞鹜别枝惊月梦，残香入土
转星愁。海棠夜下更风流。

浣溪沙·月下海棠

一卷珊帘月半轮，清晖止水
洗云痕。蓝天静海隐星辰。
欲捧柔光灯下问，谁斟桂酒
掌中醇。疏枝棠影晃佳人。

浣溪沙·晨钓

琴鸟初鸣早起身，南天眨眼
数星辰。驰追一路月无痕。
淡影微光云水上，响声惊处
启龙门。轻竿不负遛鱼人。

浣溪沙·钓月

碧海星舟皓月轮，金辉玉带
倚涟纹。湖村灯火在良晨。
一夜天光云正懒，飞钩破水
长精神。醒鱼惊鹤几诗人？

浣溪沙·休伦河上

九曲长河绿浅深，轻舟一叶
荡休伦。天光树影净无尘。
燕子衔风翻碧镜，蜻蜓划水
点蓝纹。莲台雪照梦中人。

*休伦河，贯穿美国密西根州
东南部的河。

浣溪沙·漂流

薄带长云影乱真，花香鸟语
两相闻。天鹅楚楚可娇人。
晨早莲台霜抱梦，光盈禅座
雪扬魂。流光逝水等闲身。

浣溪沙·云天

盖顶宏云白浪纷，扶花木叶
绿颜淳。青苔石径远行人。
日甩冰钩惊瘦月，燕临沼草
猎肥蚊。天光海影总牵魂。

浣溪沙·钓湖思海

南斗星晞北斗浑，于无声处
钓冰轮。湖风剪水淡烟痕。
燕影鸥鸣云晓处，浪花拍岸
更追魂。渔翁本是海滨人。

*海，指故乡大连的渤海，下
同。

浣溪沙·飞蝇钓晓

半盏冰轮几闪星，荒溪野渡
始分明。风微水澹早祥宁。
长线飞蝇空破晓，涟漪响处
有鱼惊。乡翁只钓洞天情。

*飞蝇钓，翻译自英文“fly
fishing”。

浣溪沙·云浪

朵朵白云碧上楼，蓝天丽日
景谁收。阴凉树下自先悠。
柳絮飞风来似梦，桃花照水
去如流。青丝华发几春秋。

浣溪沙·晨湖所见

袅袅轻云水棹纹，天东细月
晓钩魂。熔金浴火又红轮。
野鹤闲游相见问，和平共处
久听闻。劝君还是远离人。

浣溪沙·夏夜

夏日空天迟闪星，夕阳西下
晚犹明。微风送爽浴栏亭。
归鸟入林还闹逗，幽光飞火
始流萤。冰轮几度转阴晴。

浣溪沙·望休伦

轻桨快舟莫扰晨，莲花犹抱
梦中人。醒鱼惊燕向桥门。
水色天光云寄梦，清波绿浪
涌招魂。隔空望海总凝神。

浣溪沙·渔晨

漠漠凉晨澹澹烟，平波倒影
小湖边。浅墙深瓦静无喧。
一缕天光初透日，几声水动
忽生涟。扬竿何任猛鲈牵。

浣溪沙·双星伴月

明月流辉入小窗，渐圆犹扁
费端详。双星相伴几天长。
土木焉知东海远，嫦娥方醉
桂花香。虫声阵阵话清凉。

浣溪沙·天光湖色

一色晴空万里柔，蓝光潋滟
景谁收。亭台照水绿沙洲。
鸿雁留声人字远，天鹅过影
倩姿悠。染霜枫叶正红秋。

木易石（美国）

摩卡摩卡
梦娜（荷兰）秋的一个傍晚，晚霞挂

在天边，把这条铺满黄
叶的小径辉映得更加金光闪
烁，这便是秋的美吧？苗虞玩
味地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她
穿过这条林间小径就看见镇
上那家新开的咖啡店门前竖
着一个两支架搁置的广告牌
——摩卡。

摩卡，这个响亮的名字，
是她不敢触碰的字眼，更是她
不敢接近的味道。然而，老天
爷就是要逗逗她，偏偏在她居
住的荷兰比尔特小镇开了一
家。镇上的咖啡店屈指可数，
总共也不过四五家，而这一家
居然能在半年时间内占据小
镇同行业的主导地位，的确叫
人震撼。

这与咖啡店老板的经营
模式不无关系。 她舍弃常去
的老店——布儒斯咖啡店，而
步入这家靠街角新开的摩卡
咖啡店的一刻，她的脚步好像
是被天边的晚霞推着在走，整
个身体并不受她自己支配。
其实，她心里很清楚，她想来
的真正原因与这家咖啡的火
红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这个
让她有感觉的店名——摩卡。

她自嘲地摇摇头，眼里却
不经意间露出伤感来，她扯扯
衣裙继续往前走。

晚风撩起苗虞额前的刘
海，她顺势捋了捋，像当年年
轻时一样，将刘海撇在耳后。
小镇的傍晚，格外冷清，除了
为数不多的几家咖啡屋的窗
口早早地射出一些灯光来外，
一切仿佛都到了世界末日。
马路上人烟稀疏，偶尔会有几
个遛狗的人唤醒即将沉睡的
市井风景。这时，恰巧迎面走
来一对老夫妻，满头白发，却
精神矍铄，两人手牵手，像年
轻人一样，那神情既温馨又亲
密，让人感叹，宛如一幅“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现实版画面。

苗虞就这样胡思乱想地
朝摩卡咖啡屋走去。

她有失眠症，很多人建议
她少喝咖啡，特别是黄昏。但
她进咖啡屋仿佛并不是为了
品尝咖啡，而是喜欢咖啡屋里
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因为
这是一个独立王国，心不受累
的空地，能孤独地享受一份置
身度外的清静。

其实，咖啡屋有多少是真
清静的？她不过自己找理由
出门走走，换个环境罢了。免
得终日守着房子楼上楼下的
百无聊奈度日，闷都把人闷出
病来。

这家新开的摩卡咖啡屋
里所有的摆设和其他咖啡屋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她扫
描了一下屋内的客人，三三两两
地在蜡烛前坐着聊天，柜台内
的服务生也安静地清理着台
面。苗虞脸上呈现出欣慰的
微笑，这儿倒还真悠闲清静。

她习惯性地靠窗坐下后
要 了 一 杯 摩 卡 咖 啡 。 打 开
Notebook，照样翻开她正在撰
写的一部小说《摩卡》敲击起
中文字来。

她喜欢这样的方式：在咖
啡屋里，找个僻静的角落，坐
在咖啡桌前，独自享受一番苦
口润心的咖啡。在苦涩的人
生中感受快乐的点点滴滴，从
袅绕的咖啡热烟中获得丰富
的灵感。

摩卡是港口，它属也门。
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面对曼
德海峡并连接红海和阿拉伯
海。 可是现在桌上这杯有意
大利味道的摩卡咖啡是属于
她的。

侍者还没送来咖啡，她边
耐心地敲字边等着。

今天怎么啦？怎么心神
不定的？怎么指缝间总是滑
落两个字：摩卡。仿佛还发出
了声音，这声音遥远得细柔微
弱，却又十分清楚，清楚得能
辨别出键盘上的沧桑。如同
流水，声波中诉说着已知或未
知的坎坷及漩涡。

“你喜欢这浓郁而刺激的
味道吗？”那声音又响起来。

当年他试探性地问过她。
她慢慢抬眼看去，那人满

脸微笑，彬彬有礼地欠了欠
身，目光平易温和。这使她紧
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正
踟蹰着是否该回答他。那人
善解人意地一笑，自问自答地
说：“那是厚重的人生。”

她抿嘴一笑，仿佛这笑是
她唯一的护身符或挡箭牌，帮
助她躲过命运的捉弄似的。

“也许，还有它深橄榄褐
色 的 瑰 丽 。 那 是 生 活 的 原
本。”那人看着她笑笑，似乎在
和她说又似乎在和自己说，

“你知道吗？你笑起来很好看。”
她当时一定是脸红了，还

有些隐隐的羞涩和嗔怪。一
不小心，一杯咖啡泼了他一身。

“女士，您的摩卡。”服务
生把她从遥远的回忆中拉了
回来。

“哦，哦，谢谢。”她忙说，
极力掩饰自己的走神失态。

窗口的夜色渐渐浓起来
时街灯闪亮起来。她啜了一
口后轻轻地放在电脑旁，生怕
再像当年那样由于不小心而
撞翻了咖啡杯。

“尊敬的女士，我能坐在
这儿吗？”有人彬彬有礼地近
前来问，声音里充满男人曾经
刚毅又温柔的磁性。但这磁
性里却满是沧桑的气息，却仍
然掩盖不住惊喜的声浪，哪怕
还有些老者的颓丧。

苗虞本想找个清静的地
方，不愿意与人同桌。这人冒
冒失失地来请求，她虽不愿意
与他搭讪，却又不好失礼一口
拒绝，也不愿意撒谎说这里已
经有人了。只得微微抬头在
暗光下看了一眼站在她面前
的问话人。这一看，眼里突然
像有股波涛汹涌起来，淹没了
她的视线，让她觉得自己真的
老眼昏花了。她实在不能确
定，是否该如此惊慌？

他那张依稀还有一股子
男人魅力的脸，一双比摩卡咖
啡更有韵味的，既深邃又略带
悲伤的眼睛，像月光下青蓝色
的大海，缓流中若显平静时却
掩不住急流下的奔腾；他宽阔
的肩背已经有些弯曲，但仍然
看得出是屈服在一件褪色的
褐色 T 恤 里。一条洗旧了的
橄榄色长裤将两条已经不太
健美的长腿笼罩着，看上去只
是一副支架把整个身体硬撑
在那里；只是那一头灰白的头
发还倔强地夹杂着几根曾经
如摩卡咖啡一般橄榄色褐色
的旧根——这是他年轻时的
影子。好像要将摩卡咖啡孕
育的所有神秘都魔幻般地藏
在他这几根卷曲的头发里一样。

“老啦，岁月不饶人啊。”
她心里为他年华老去而感叹
着。面对眼前的人，她只能用
诗句形容她的心情：“梦见你
当年的双眼，那柔美的光芒与
青幽的晕影；”她低下头，掩饰
内心的慌乱，却掩饰不了眉宇
间的忧伤还有惊喜，更无法控
制脸上轻微的痉挛。“他不也
是一面镜子嘛？我也老啦。
不也一头银丝，两眼昏花了吗？”

这人静静地看着她，看着
她，好像要看出一条河流来，
让她渐渐听到流年似水那极
其疼痛的声音。

“请。”她鼓起勇气，却又
几乎是情不自禁地点头说。

他感激地点头说谢谢。
当他坐下时，她好像听到椅子
发出更加疼痛的声音。

“这一天终于来了。”大概
过了一个世纪，他突然像幽灵
般地说，脸上泛着光彩。

她宁愿他在自说自话，希
望他真是幽灵。她装模作样
地敲字，但字与文却南辕北
辙。

“我相信我的记忆还是清
晰的，虽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
了。我想，犹如你的记忆一

样，应该是清晰的。”他悠悠地说。
她不得不把自己的视线

强 行 地 从 Notebook 上 打 个
结，誓欲再试着面对这个人，
竭力使自己的视线里织满疑
问的细纱。她希望彼此都认
错了。无论是否自欺欺人。

“我叫摩卡，自由作家。
还记得意大利吗？”他伸出一
只试探性地手，这手在颤抖。

她的心也在颤抖，像触电
一样不自觉地弹动着她的身
体。她当然记得。只是这记
忆已经被她封存了许久许久。

在意大利某地咖啡厅里
她的确邂逅过一名潇洒的男
子，他曾自我介绍说：“我叫摩
卡。自由作家。”那是她第二
天又去那家意大利咖啡店时，
碰巧又遇上头一天见到的他。

“什么人才是自由的作
家？”她曾好奇地问。

“能够和时间、空间、宇宙
讲话的人就是自由作家。”他
笑，笑得很有感染力。

如果说这算是命运捉弄
时的一种邂逅，那么，那就是
他们的邂逅。

之后，他们之间谈了些什
么？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
成为朋友。这个过程在时间
的流浪里，该有多么不可思议。

这些年，她一直没有忘，
回顾过千百次，那些场景一幕
幕 如 同 电 影 总 在 她 眼 前 浮
现。虽没有东方人那种含蓄
得动情的波澜，更没有缠绵悱
恻的淋漓情景，却人到真处，
每次告别，也有一缕愁绪飞
扬。每每看那窗外不堪的秋
叶飞冷，禁不住也伤怀，有今
宵对酒，明朝知何处的悲叹。

她在心里叹了一声：此去
经年，过去的一切都是人为虚
设的美景。纵然曾经有千般
情怀，万般夙愿，而今又与何
人说？说过的话，传递过的情
愫，不过也是风吹过。

然而此刻，她的记忆却断
断续续，曾经和现在，已经混
淆。一切都不听她的使唤，思
维开了小差，脑子和眼神也一
片混乱。

唯一让她现在记得的是，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每
天在同一家咖啡店里相见，交
谈的密度只能是一杯咖啡。
哦，对了，他们的主题也只有
一个：如何写作。

他说：“从第一个字开始，
那就是——心。用心写作。”

其实，他不止说了这些，
还说了很多很多。

他的汉语是跟随一位本
国的汉学家学习的。之后，他
作为文化使者的成员之一访
问 过 中 国 。 他 喜 欢 中 国 文
化。尤其喜欢孔子。他还想
去西安和西藏。

她当时想，也许这两个地
名外国人用中文特别容易记
住吧？但她并没有这么扫他
的兴。

他也谈到他的家，他的梦
想，还有他的书。

他说他是一位快乐的单
身汉。他喜欢东方女性，尤其
喜欢中国女性。

她没敢问为什么。但愿
他是因为中国女性较之其他
女性更加能够勤俭持家以及
更加温柔体贴的缘故。

离开意大利的前一天，她
没去赴约。因为，她无法回答
摩卡先生的问题：“什么时候
我们再见？”

她不愿意伤害他，哪怕只
是一句大实话：“没有人知道
将来。”

他的失望写在脸上，他握
着她的手不肯放，如果不是她
执意抽出来。他送到门口时
忧伤地看着她说：“请记住，我
会天天来这家咖啡厅。”

她抿嘴一笑，不予作答，
也不需要她回答什么。

“也许有一天又会遇上

你。那算不算我在等你？”他
固执地对她离去的背影说。

她走了两步，慢慢回头，
微笑着，答非所问：“用‘心’写
作。我记住了。”说完，她捋了
捋额前的刘海，让一头乌黑的
长发飘逸在风中。其实，在她
心里，还有一句话，她一直没
和他说：“就像用心去爱一个
人一样。”

第二年，她又去了意大
利。她借故到了曾经邂逅摩
卡的那个城市，当然也去了那
家咖啡厅——那家他说天天
要来的咖啡厅。

咖啡依旧，人却陌生。又
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她每天一
个人兴匆匆地去，却怏怏地回。

第三年，还是这样。
第四年，第五年……好多

年过去了，她已经不想再去
了。她老了，他当然更老了。

一杯咖啡的时间早已过
了，就像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一
晃而过一样。咖啡可以再续，
而人生却难再回头。她站起
身，收起 Notebook 时，眼里充
满泪光，把刚要伸出的手又缩
回。

“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眼前的摩卡失望地想挽留。

“先生，我想您肯定是认
错人了。对不起，再见。”

“好，好。我想您是对的，
我恐怕是真认错人了。那么，
对不起，打扰了。尊敬的女
士，谢谢您光临，再见。”

她迟疑了一下：“难道这
家咖啡厅是他的？”她摇摇头
大步走出了咖啡厅，而摩卡一
直送她到门口，像当年一样。

“您流泪了？”
“人老了，就爱这样。”她说。
苗虞知道，她不会再来摩

卡咖啡厅，她却会再流泪。
“是啊，人老了，就爱流

泪。”摩卡叹口气说。
她也一样，在孤独中常流

泪。但她已经习惯了孤独，在
孤独里她找到了平静。

她心里吟诵着伊.勃朗宁
夫人的诗句来：“舍下我，走
吧。可是我觉得，从此，我就
一直徘徊在你的身影里。在
那孤独的生命的边缘，从今再
不能掌握自己的心灵，或是坦
然地把这手伸向日光，象从前
那样，而能约束自己不感到你
的指尖碰上我的掌心。劫运
教天悬地殊隔离了我们，却留
下了你那颗心，在我的心房里
搏动着双重声响......”

苗 虞 拉 开 车 门 坐 了 进
去。反光镜里，她看到孤独、
寂寞的摩卡，那一剪摩卡咖啡
厅门前的快要枯萎的影子。

那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
瘦。像她自己的，也像无数有
缘无分却永远爱着的人。

作者简介：梦娜（Mona），
本名：李民鸣，旅荷华人。曾
是签约作家和专栏作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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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是不敢相信，母亲就

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那么突然，

没有一点预兆。

中秋节那天，我给老人家打了

电话，她开心地告诉我：二姐和小

弟请她与家人一起，去餐馆吃的

饭，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她很想我

和外孙，希望英国疫情早日结束，

我们能早日回家去看她。

以前，我与母亲有约定，每周

日下午六点给她打电话。因为这

个中秋节恰逢十月一日（星期四），

想到我才与母亲通过电话，本周日

可以免打的。可我事前没与母亲

说好，于是母亲周日从下午六点一

直等到晚上九点半，她实在等不了

了，担心我们，就让嫂子通知我给

她打电话。

接到嫂子的信息，我一惊，马

上打过去。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

间，我听到了母亲的释然，她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说：“儿呀，听到你的

声音，妈妈就放心了。”我却不能切

身理解母亲的担忧，只是埋怨她：

“我好好的，担心什么呢？”她只是

无助地解释：“每周日都是打电话

的，突然这周你没有打，我放心不

下呀。”

我当时很忙，有几件事需急于

处理，就匆匆地对母亲说：“我们都

好，放心吧，您自己好好保重身

体。”接着想说再见，可我明显感觉

到另一端的母亲不想这么匆忙挂

断电话，她小心地问：“你会回家

吗？”我觉得她的问话有点奇怪，因

为我已经说过了：“英国疫情很严

重，现在回不去，只能等疫情好了

再回去看你。”母亲在那一端接着

说：“疫情好了再回来！”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母亲预

感到自己时日不多，想问问：“如果

我有什么不测，你会回来吗？”但体

贴的她没有把前面一句说出来，而

心急的我也没有听出母亲这次说

话的不一样，只是匆忙地说：“很晚

了，您快休息，下周再跟您打电

话 。”母 亲 只 好 无 奈 地 说 ：“Bye

bye！”然后挂了电话。

如果早知道，这是与母亲通的

最后一个电话，我一定会陪母亲多

聊一会儿！如果母亲明白地告诉

我她身体不舒服，我会不顾一切地

赶回中国去见她最后一面的！

但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后悔

药，我只能深深地愧疚与追悔。

母亲的身体一直挺好，没有什

么大的毛病。但双节初几天，母亲

一直腹涨，不舒服，没怎么上厕

所。10月4日（星期天）晚上，她可

能有预感，想和我说话，想叫我回

家，可我没能耐心地听出母亲的意

思；或许也是母亲不忍心让我担

忧，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拖

到星期一(10 月 5 号)，母亲实在忍

受不了了，才打电话告诉我二姐

等，让他们送她到医院。第二天，

即10月6日星期二下午5点28分，

母亲没有太多痛苦，在子女们的围

绕下，平静安祥地驾鹤西去。

母亲离去，我是有感应的。当

时，我正在为网友制作一帖投稿，

突然我心很慌，怎么也专心不了，

老是出错；然后就看到兄弟姐妹们

发来的短信：母亲病危，要立即转

送大医院。

我马上通知兄弟姐妹送妈妈

进大医院，然后四处找人换钱。我

只有英镑，没人民币。因为人民币

还没成为国际通用货币，英国正规

货币兑换处不换人民币，我只有私

下找朋友们兑。

正在我四处找人兑换人民币

时，突然看到二姐发来的消息：“妈

妈已经喊不应了。”

震惊、悲伤欲绝的我，打通姐

的手机音频，请姐将电话放到母亲

耳边，我哭喊着“妈妈”，可不管我

怎样声嘶力竭地呼唤，妈妈再也听

不到我的呼喊，再也不会回答我了……

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

人，勤俭节约，相夫教子，一生含辛

茹苦哺育了六个子女。如今六子

女都已长大成人，有自己幸福的生

活；母亲本该颐养天年，可是天有

不测，上帝宠爱母亲，让她早日去

天堂。

曾经，母亲和我谈论过她的生

死。为了不太麻烦子女，不愿多浪

费子女的钱，她说:“我这个年纪

了，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如果哪

天我不测要进医院，不要送我进大

医院，不要为我动大手术，让我在

附近这个医院平静地离开。”

母亲与女儿是心有灵犀的。

当母亲预感到需送她去大医院时，

在她预感到远在英国的女儿正焦

急地四处换人民币时，一生体贴为

人着想，不愿多麻烦子女的母亲，

安静地匆匆地离开了……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

去，人生只有归途。没有母亲了，

我突然觉得身上缺少了什么，空空

的！谁还会呼我乳名，谁还会每周

等我电话？谁还会为我守候，谁还

会盼我回家！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请原谅

我！因为疫情，女儿没能赶回去见

您最后一面，女儿一直心如刀绞。

值得欣慰的是，兄弟姐姐们和亲朋

好友们一起，为您举行了隆重热闹

的 葬 礼 ，亲 们 纷 纷 给 我 发 来 视

频，我天天守着手机，隔空陪伴

着您。

母亲，您遵守了您的承诺，不

去大医院，不多麻烦子女。我也向

您保证，等英国疫情好转后，我就

带着儿子回中国扫墓，一起去看

您。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请您在

天之灵安息！我们会永远怀念您，

牢记您的教导，六兄妹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幸福快乐地生活，让您

和父亲含笑九泉。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静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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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